
·文明起源、文明互鉴与文化发展·

中国早期空间观的
创构及其形式美意义

詹 冬 华

摘　要：在中国早期，除了老庄等先秦诸子所开启的哲学思辨型空间观，还存

在一类呈现于天文、地理、礼仪等实践领域的应用型空间观。此类空间观以宇宙意

识为源发点，以天人关系为核心问题，通过墓葬、建筑、器具、图画、文学等人文

符号形成一个 “小宇宙”符号 体 系，成 为 早 期 中 国 的 集 体 精 神 意 志 与 民 族 文 化 密

码。该空间观不仅对同期艺术形式的凝定起到决定性作用，也为后世艺术留下清晰

的形式观念印痕，对中国形式美学具有发轫开先之功。由于天人关系在传统文化中

的重要意义，这种涵摄了早期空间观的艺术形式法则为后世艺术的审美实践及理论

提升埋下了伏笔，成为影响中国艺术形式品格锻铸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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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是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的重要维度，它与美学、诗学中的范畴、命题以及艺

术理论与实践关联紧密。学界有关中国古典美学空间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路

向：一是在充分理解中国古代空间意识的基础上，对中国艺术及美学中的空间特质

加以理论提升；二是引入西方空间理论，将空间问题上升到方法论层面，从图像学、

符号学等角度对中国艺术的空间形式进行整体考察；三是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对诗歌、

小说、书法、绘画等艺术门类中的空间形式进行专题探究。前贤在讨论中国艺术的

空间形式问题时多将其思想渊源追溯至老庄，但这一阐释主要适用于汉末魏晋以降

的士人艺术，而在面对中国早期①的 “礼制艺术”② 时，老庄思想并不能完全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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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中国传统文艺的空间形式问题研究”（１８ＢＺＷ００５）阶

段性成果。
早期空间观及艺术 形 式 问 题 至 汉 代 发 展 至 重 要 阶 段，且 与 魏 晋 以 后 形 成 明 显 的 差 异，
故本文采用汉学界通行的做法，将史前至汉代归为 “中国早期”。
巫鸿：《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５年，第５７页。



支撑作用。一方面，老庄的著述中鲜见其有关艺术制作技法及形式方面的思考；另

一方面，老庄道论中的空间观对艺术的渗透并不是从其产生之初就同步展开的，从

早期的艺术实践来看，二者之间的关联是有限的。

实际上，中国早期存在两大类型的空间观：一是经先秦诸子哲学提炼凝定并审

美转化，上升到对宇宙天道的本体追问与理论提纯层面的空间观，这是一种理论展

衍的思辨型空间观，它影响了后世士人艺术的精神品格与思想境界，同时也为其形

式面貌的最终确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依凭。二是分处于古代神话、天文、地理、礼

仪等领域，由中国古代先民从劳动、生活实践中感悟、引申出来的空间观，主要表

现为对日月星空、山川大地等自然物象的拟人化想象与描绘以及日常礼仪中的处身

性空间体验，是一种复合应 用 型 （生 活 实 践 型）空 间 观，主 要 由 “宇 宙 天 象 空 间”
“方位地形空间”“礼仪人伦空间”三个维度构成，① 并以符号化的方式呈现于诸如

墓葬、建筑、器具、图画、文学等早期艺术领域。该空间观与艺术符号之间高度配

适，有助于揭橥艺术形式的来源问题。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应用型空间

观的构成及艺术呈现进行溯源性考察，并藉此阐明其对艺术形式的意义与价值。

一、天·地·人：中国早期空间观的创构维度

人类自诞生伊始就仰望星空，俯瞰大地。华夏大地上的远古先民在长期的实践

观察中摸索了一套自己的空间感知方式，并逐渐形成了一些基本的空间观念。在几

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这些空间观与农业生产、宗教巫术、政治王道、社会礼仪等重

要事项发生关联，成为中国早期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易·系辞下传》曰：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②中国古人

仰观俯察，始终将 “天人关系”作为思考的重心。汉学家程艾蓝认为，“对中国人而

言，空间不是抽象的中立的单一概念，而是以两种主要的形态呈现：一种是宇宙的

空间，中国人称之为天，是圆形的空间；另一种是世俗的空间，中国人既称之为地

也称之为人 （作为宇宙中的一才），是方形的空间。这两种空间虽然性质不同，却共

同组成一个大空间”。③ 这个 “大空间”后来发展成包含天地人神以及四时、五行、

方色、音律、味道等因素在内的宇宙大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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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述的方便，除特别说明外，本文所说的早期空间观特指包含天、地、人 三 个 维

度在内的应用型空间观。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５７２页。
程艾蓝：《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空间观念》，《法国汉学》第９辑，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
年，第７页。



（一）宇宙天象空间

《周易·贲卦·彖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① 这里的 “天文”即 “天象”，

陈遵妫认为，天象可理解为 “天空所发生的现象”，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关于日月

星辰的现象，即星象；一类是地球大气层内所发生的现象，即气象。②由于天文学的

“总目标是研究宇宙的结构和演化的科学。这样，则 天 文 学 实 际 可 称 为 宇 宙 学”。③

因之，笔者将天象所对应的空间概称为 “宇宙天象空间”。

天象空间有三项实际功用：“观象授时”“辨方正位”“判断吉凶”，其中 “授时”

至关重要。先民测度并把握时 间 的 主 要 依 凭 就 是 天 象，包 括 天 文 现 象 与 物 候 变 化，

通过观察天象来确定时令节气，知晓季节变化，指导农事，此即 “观象授时”，④ 实

际上就是通过对天象空间的观测把握来制定相应的时间制度，历法、节令是这一制

度的典型形态。先民对天象空间的观测还与宗教祭祀、政治统治关系密切。在空间

观方面，天地之间的关联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政教空间的建构，地上有

“王廷”，天上有 “天廷”或 “帝廷”；⑤ 二是天地区域空间的匹配，表现为四宫划分

与星宿分野；三是地理方位空间的对应，表现为中心与四方 （后发展为中心与八方）

的天地一统。陈梦家认为，“殷人尚鬼”，他们不仅祭祀活动频繁且祭祀的范围无所

不包。殷人的祖先崇拜与天神崇拜逐渐接近、混合。⑥ 按卜辞所记载，殷人祭祀的

对象包括三类：天神、地示、人鬼。周人祭祀对象与此基本相同。⑦ 上帝与人王一

样，也有一个官僚机构，包括使者与臣工。

按照古代天文学，天上的星宿与地上的区域是相互对应的，此即星占学中的天地

“分野”，秦汉文献均有不少记载。《淮南子·天文训》将星宿与列国相关联，《史记·

天官书》将二十八舍与十二州相对应。可见，到西汉时期，一种相对完善的分野体系

建立起来了，这是占星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天地分野的空间区隔模式为星占活动

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其目的就是通过天象的变化及时把握人世的异动。可见，古人眼

里的天象空间全然不是冰冷的虚空，而是携带了地上人事信息的类伦理空间。上有天

象，下有地形，无论天象还是地形，所呈现的皆是变化的空间。但变化的根因还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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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第１８８页。
参见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１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２页。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１册，第８页。
参见徐振韬主编：《中国古代天文学词典》，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

７２页。
参见冯时：《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８６—

１０２页。
参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第５６１—５６２页。
参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５６２页。



上，天象只是映照的影像而已。 《史记·天官书》云： “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

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三

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① 由此可觅得古人空间观的隐微之处：

一方面，天行有常，天象预示人事，强调地法天；另一方面，地形与天象同气连枝，

地形又为天象的根本。人们对天象的关注，目的在于地上的收成丰歉、国家治 乱、

人间祸福等重要事项。这种强烈的现实关怀与人间情愫，全面渗入天象、地形、礼

仪、艺术等空间领域之中，成为中国早期空间观的重要特征。

（二）方位地形空间

《周易·系辞上传》：“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王弼注：“象况日月星辰，形况山

川草木也。”② 《白虎通·卷四·封公侯》： “天道莫不成于三：天有三光，日、月、

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等，君、父、师。”③ 正是人 （道）的参与，使

得天地被纳入一个上下对应、彼此关联的空间秩序之中，天地 “被视为相互映照的

一个整体，共同构成人类存在空间的坐标”。④ 换言之，天象与地形在空间构成上是

基本一致的，这种一致性还表现于四方拱卫的居中意识。

在早期先民看来，与 “天中”对应的是 “地中”，这个地方四时 交 替、阴 阳 谐

和、风雨时至，生命场力丰沛旺盛，对于种姓的繁衍、王权的稳固、社稷的安定至

关重要。这个 “地中”是通过天文观测的方式获得的。《周礼·地官司徒》载：“以

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

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⑤ 有学者认为：“中的概

念始于立竿测影确立的天心十字，它象征宇宙中不动的天极，天地之心相同。天心

十字的南北一线代表了二至太阳从生到衰的过程，象征阴阳此消彼长的两个极端状

态。东西一线则表 示 二 分 日 夜 等 分 的 天 象。”⑥ 《说 文 解 字》释 “十”： “数 之 具

也。─为东西，丨为南北，则四方中央备矣。”⑦由此，“十”字所指为四方，交点为

中央，如果 将 “十”字 所 涉 东、南、西、北、中 五 个 区 域 放 大，便 是 形，此 即

“亞”的甲骨文。在汉学家艾兰看来，这个 形，体现了殷人的宇宙观。人处于大地

之上，仅从东西、南北这种二元对应的方位把握空间是不够的，“人只有立于环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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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天官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１３４２页。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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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杰：《中国古代空间文化溯源》，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９６页。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 （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

２５０—２５３页。
张杰：《中国古代空间文化溯源》，第１１７页。
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第５０页。



轴，或四个方向的 中 央，最 易 取 得 和 谐 之 感，这 种 心 理 因 素 暗 示 出 了 ‘ ’的 成

立”。① 胡厚宣认为，殷商时期，东、南、西、北、中五方都是祭祀的对象，这说明

殷人已经确立了较为明确的五方观念，该观念 “为后世五方五行的滥觞”，②商处于

四方的中心，称为 “中 商”，此 “当 即 后 世 ‘中 国’称 谓 之 起 源 也”。③陈 梦 家 也 认

为，与四方相对应的大邑或商，处于四方或四土之中，即商的都邑。④ 且以此为中

心向四围延展，第一圈层是中心，即商的王都 （大邑），第二圈层是 “奠”，第三圈

层是 “四土”或 “四方”，第四圈层是 “四戈”，第五圈层是最边缘的 “四方” “多

方”“邦方”。⑤ 由此可知，殷人的政治地域是以 “大邑”或 “中商”为中心，以东、

南、西、北四个方向的方国为拱卫，形成四方拱卫中心的多圈层向心式空间。

这种四方拱卫的居中意识还体现在对山岳等地理标识的空间关系建构与文化诠

释方面。在中国早期文明中，中央大山往往被视为大地的轴心。由殷商卜辞可 知，

山岳也是殷人禘祭的对象之一。与东、南、西、北、中五方相对应，先民从华夏大

地上遴选出五座大山，作为他们与上帝沟通的媒介，此即 “五岳”，“五岳”遂成为

后世帝王封禅祭拜的对象。《尔雅·释山》：“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为南

岳，恒山为北岳，嵩高为中岳。”⑥东、西、南、北、中五岳与五方相对应，与各个

方国诸侯及天子的功德紧密关联，而维系这种地理空间与政治德性的文化逻辑就是

四时与五方的时空观念。

（三）礼仪人伦空间

礼仪人伦空间体现在祭祀、婚娶、丧礼等重要礼仪之中，以建筑与方位空间为

主要参照，形成了一种具体繁缛的身体实践型空间。礼仪人伦空间离不开宇宙天象

与方位地形空间，实际上是二者在伦理实践中的一种延伸与应用。

首先，礼仪人伦空间延续了方位空间中东、西、南、北、左、右等向度的尊卑

差序。太阳东升西落，东方象征光明与生命；西方则预示黑暗与死亡；南方象征温

暖与生长，北方预示寒冷与蛰藏。通常情况下，东尊西卑，南尊北卑。但有意思的

是，在古人实际的礼仪实践中，“北”常处于尊位，其次是 “东”；“南”“西”也偶

尔处尊位，但多数情况下处卑位，《仪礼》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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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８０页。
参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３１９页。
参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九章所附政治区域示意图，第３２５页。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尔雅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１４页。



主人立于门东。兄弟在其南，少退，西面，北上。有司皆如宿服，立于西

方，东面，北上。①

君朝服，南乡。卿大夫西面，北上。君使卿进使者。使者入，及众介随入，

北面，东上。②

仪式中的人、器物均须通过空间的关系确立尊卑与次序，当多人参加仪式中的

某一环节，就存在众人 （列队）的统一面向及所站位置 （首尾尊卑）的空间次序问

题。一般情况下，当众人面朝东或西，就以北首为尊；当众人面朝北，就以东首为

尊。但也存在特殊的情形，当参加仪式的人地位相对比较低，或者涉及丧葬、祭祀，

礼仪的对象为鬼神时，多以西、南为上。

其次，先秦礼仪中的方位尊尚呈现出某种复杂性与变通性。在仪式的展开过程

中，尊卑主从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彼此交互呈现，这种地位的交互是通过谦

让的方式 （言辞及动作）进行的，这就以空间 “让与”的方式调和了因尊卑区分而

带来的冷漠与隔阂。比如国君与卿、大夫、士之间，主宾之间等相互行拱手稽拜礼，

尊卑等级并没有那么明显。在乡射礼中，主宾先后六次拱手谦让，并互行再拜 礼；

再如射礼进行时上射、下射之间上下西阶时均走右边，让出左边 （左为上）给对方，

这种空间位置关系的细节处理进一步彰显了各处其位、各守其分所带来的和谐感。

人与人之间多趋向于一种敬畏、尊重、友善、谦和的情感姿态。因此，在这些礼仪

中，空间发挥了规约并调节人际关系的重要伦理功能，并在长期的礼仪实践中，慢

慢生成并养护了一种类似于审美的愉悦情感，而 “伦理美”也在这个过程中得以萌

生。可以说，礼仪空间是儒家士人生活空间的重要维度，也是一种审美化了的空间，

具有伦理与审美的双重意义和价值。

最后，礼仪人伦空间通过建筑这一特殊的物性中介，将存在于宇宙天地的秩序与

人间的政治权柄勾连起来，从而实现了神性与人伦的空间性对接。 《说文解字》释

“宇”：“屋边也。从宀亏声。《易》曰：‘上栋下宇。’”《说文解字》释 “宙”：“舟舆所

极覆也。从宀由声。”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宙之本义谓栋，一演之为舟舆所极复，

再演之为往古来今。则从宀为天地矣。”③可见，中国古代建筑空间实际上是宇宙时空

的一个现实微缩，二者之间具有某种同构性。因此，在屋舍等建筑中重新区隔空间，

确定方位尊卑，也应以宇宙空间为依据。先秦仪礼多在大堂上下进行，其中最为重

要的建筑部件有：门，包括大门、寝门，庭，阶，含阼阶 （东阶）、西阶，楹 （东、

西），楣、栋，堂，序 （东西隔墙）等。在礼仪空间的建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得到明确的区隔与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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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古代的礼仪空间由建筑、身体、器物等要素共同构建，这些要素之间的

空间秩序呈现了人们对天、地、神、人、物诸因素共处同一时空之情状的高度关注，

是一种建基于礼仪之上的伦理空间。它通过对个体身体空间的规导以及器物空间的

限定，象征或代替性地传达了 宇 宙 天 道 的 自 然 秩 序，同 时 也 获 得 了 一 种 天 人 互 通、

人神共在的精神认同感以及藉此产生的稳靠的文化心理。

（四）“天·地·人”空间观的一体化

综上，中国早期建构了一个涵盖宇宙天象、方位地形、礼仪人伦的空间观念体

系，三者以宇宙意识为观念源发点，呈现为 “天· 地 ·人”三位一体。早期空间观

的最终旨归是解决天人关系问题。无论是观象授时、预判吉凶，还是四方卫中、威服

天下，抑或向位尊卑、礼让有序，人们思维的触角始终在天人之间往复逡巡。这种

“天·地·人”一体的空间观在汉代发展到极致，甚至出现了将人体 （身体空间）直

接比附天地空间的思想。董仲舒 《春秋繁露·人副天数》谓：“唯人独能偶天地。人

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

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乐喜怒，神气之类也。……天地之象，以要为

带，颈以上者，精神尊严，明天类之状也；颈而下者，丰厚卑辱，土壤之比也；足

布而方，地形之象也。”① “唯人独能偶天地”，既是汉帝国雄视阔步于天下、国民高

度自信自强的一种精神外化，也是 “天·地·人”空间观一体化的思想表征。

在中国早期，一方面有老子、庄子、墨子、尸子等思想精英通过哲学思辨的理

论认知方式理解空间，另一方面则是先民通过 “眼观—身处—心会—物拟”的生活

实践方式来把握空间，后者产生的时间更早，覆盖面也更大。古人上观天文、下察

地理，眼观是把握空间的首要路径；而对于方位地形、礼仪场所的空间感知则主要

通过身体的直接参与来实现。在与天、地、神的沟通对话中，人获得了空间感知与

想象的自由。在制度化的想象中，天地实现了区域分野，天帝与人王匹配对应，神

与仙亦被安置在天地的相应空间。如此，“天·地·人”的一体性空间就能以最便捷

的方式获得领会，这是一种蕴含了神性与人性且被伦理化、生命化了的空间。与先

秦诸子的形而上思考与范畴建构不同，早期先民多以物拟的方式象征性地呈现空间。

从空间形式来看，人效法模仿天地这个 “大宇宙”最为直接的方式就是构建一个人

间的 “小宇宙”系列，包括建筑、墓葬、器物、图像、文学等，在这些 “符号宇宙”

中，天文地理的空间秩序被直接呈现，天地人神之间的对话有了媒介依凭，人的各

种行为关系也通过特殊的仪式得以规范。总之，天人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

了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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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型空间观以应用型空间观为前提和依据，在其基础上展开抽象的理论提升

与思想淬炼。但这并不影响先秦诸子同时参与应用型空间观的讨论与建构。事实上，

老庄等思想家的空间观与宇宙天地关系密切，老子的道论呈现了宇宙生成的基本图

式，《庄子》中所说的儵、忽与浑沌的寓言故事也与宇宙生成有关：“浑沌神话原本

是宇宙生成的神话。从这个神话，或从包括这个神话的神话群中，发展成为后来的

气的无限宇宙论乃至宇宙进化论。”①也有学者认为，庄子有关天地无涯的思想与天

地结构学说中的 “宣夜说”相一致。② 在诸子时代，应用型、思辨型空间观同时存

在，彼此相互渗透补益，共同构成了早期空间观的思想文化图景。在后世的发展进

程中，两者分镳并辔，各自嬗革。前者在天文学、地理学、伦理学等领域越来越精

细化、专业化，后者则在哲学、美学等领域大放异彩。当然，在后世的文学艺术领

域，应用型空间观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与思辨型空间观表里互应，携手并 进，

共同引领且规约了艺术的形式塑造与品格锻铸。

二、人文化成：早期空间观与艺术形式的凝定

中国早期空间观通过大量的物性符号加以确证、留存和传播，主要表现在考古

遗存、建筑、礼器、图画、文学等人工制造的器物和 “纯符号”两方面。由于早期

空间观的符号化表达呈现出象征性、趋同性等特征，从而使早期艺术的形式也相应

表现为某种一致性与重复性。即言之，由于空间观的统摄及渗透作用，早期艺术获

得了一种相对凝定的形态。

（一）墓葬图像摹绘天文星象

远古先民对天象空间的认知和把握是具象性的，即从整体上将若干星宿组合成

某种熟悉的动物形象。迄今最早以直观的图像形式反映天象空间的考古遗存应属河

南濮阳西水坡４５号墓葬中的蚌塑龙虎图案，该墓葬属仰韶文化，距今６５００多年。③

蚌塑龙虎墓发现之初，考古学界有部分学者认为其是一幅史前的天文星象图，④ 与

·３９１·

中国早期空间观的创构及其形式美意义

①

②
③

④

山田庆儿：《空间·分类·范畴》，辛冠洁等编：《日本学者论中国哲学史》，北京：中

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５０页。
参见陈美东：《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１７页。
参见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濮阳市博物馆、濮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濮阳西水坡遗

址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８８年第３期；濮阳西水坡遗址考古队：《１９８８年河南濮阳西

水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１９８９年第１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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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同时，该墓平面似人头形，上圆下方，象征着天圆地方，这是盖天宇宙论的完整

体现。① 濮阳蚌塑龙 虎 墓 （包 括 其 他 蚌 塑 动 物、人）所 呈 现 出 来 的 星 象 图 是 史 前

（新石器时代中期）天文观测的完整形态，也是华夏先民将所获知的宇宙天象空间观

念加以符号化的明证，显示了其建构中国早期文明秩序的某种企望。

战国早期 曾 侯 乙 墓 中 的 漆 箱 箱 盖 面 上 用 粗 笔 篆 文 书 写 一 个 大 “斗”字，围 绕

“斗”字一圈是篆文二十八星宿名，这是 “迄今所发现关于我国二十八宿全部名称最

早的文字记载”。② 汉代以后，墓葬中大量出现有关天文星象的壁画、画像石。西安

交通大学附小发现的汉代砖室墓葬内壁绘有彩色壁画，壁画上半部分即是墓室顶部

的天象图。这是 “目前已知的将 四 象 与 二 十 八 宿 星 图 相 配 的 最 完 整 的 范 例”，也 是

“我国最早的示意性质的圆式天文星图 （‘盖图’）”。③ 此外，在河南洛阳一座西汉

壁画墓中也发现了日月星象图。④

汉代人建造画像石墓时，有意识地将墓室打造成一个 “宇宙”模型。墓顶表示

天穹，饰之以日月、星宿、天神、仙人等图像。墓室四壁表示地面上的人间，饰以

宴乐、出行、历史、农耕、渔猎等日常生活场景的画面。这种宇宙图像也用于木椁

墓的棺饰与石棺上。⑤ 综上，中国早期艺术非常注重对天文的呈现，这一情形至汉

代发展到极致。可以说，汉代是早期宇宙空间观念的总结，这在汉画像艺术中得到

集中体现：“汉画像是汉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图像呈现，表现为一种宇宙象征主义的图

式。……具体表现在宇宙形态、阴阳气化、天圆地方、法天则地、升仙之路等诸多

方面。”⑥ 在先秦两汉乃至后世的诸多礼仪中，这种构建并掌握天地秩序的冲动继续

以各种器具的形式保存并延续。

（二）礼用器具拟象天地空间

中国古代礼仪中使用器物用具，主要是为了在祭祀仪式中发挥沟通天地的象征

作用。因此，器具的形制、图纹均按照古人对宇宙天地的空间想象进行设计制 作，

器具在这里充当了天 （神）与人之间的媒介角色，二者通过拟象天地的器具进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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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意念上的沟通，器具也就以符号的形式寄寓了人们对宇宙秩序的深度理解与具象

表达。在古人那里，二者之间的意义关联是自明的。在这种情形下，“人对宇宙秩序

的观念性设计决定着对器具的现实设计，宇宙的秩序性则决定着器具获得时空意义

的明晰性”。①法国汉学家陆博认为，“中国人的空间观念是来自中国古代传统的宇宙

起源论，以及宇宙起源的种种神话衍生出来的具体造型。这些观念产生了一些深具

中国思想特色的价值观和结构类型”。② 中国人以实物的形式复制了众多有关宇宙结

构的空间 “形象”，如马车、乌龟、铜币、铜镜、琮等，这些器物代表了小宇宙，或

者宇宙的外形、基本特征。③ 中国早期的礼器主要有玉器、青铜器等，先民通过器

具的形制与纹饰来拟象天地。

玉器是古人拟象宇宙的重要器物。《周礼·大宗伯》谓：“以玉作六器，以礼天

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

以玄璜礼北方，皆有 牲 币，各 放 其 器 之 色。”④郑 玄 注： “礼 神 者 必 象 其 类：璧 圜，

象天；琮八方，象地；圭锐，象 春 物 初 生；半 圭 曰 璋，象 夏 物 半 死；琥 猛 象 秋 严；

半璧曰璜，象冬闭藏，地上无物，唯天半见。”⑤古人以玉作原料琢制成礼器祭祀天

地及四方之神，颜色与形制均拟象天地四方。在良渚文化墓葬中，发现了不少玉琮，

其中以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上海福泉山遗址等地出土的玉琮最为突出。⑥张光直

认为，玉琮兼具天地的特形。方器象地，圆器象天。琮兼 圆 方，象 征 天 地 的 贯 串。

琮上刻有动物形象，巫师在动 物 的 帮 助 下 沟 通 天 地。玉 是 山 的 象 征 或 为 山 石 精 髓，

神山又是神巫上下天地的阶梯，由此可见出玉琮在天地沟通方面有着特殊作用。⑦

车舆的制作也贯彻了 “天圆地方”、模拟天象的器物象征意识。比如秦始皇陵封

土西侧陪葬坑发掘出土的铜 车 马，下 面 的 车 舆 呈 横 长 方 形，上 面 的 篷 盖 呈 椭 圆 形。

《周礼·考工记》云：“轸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圜也，以象天也。轮辐三十，以

象日月也。盖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龙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鸟 七斿，以象鹑

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龟蛇四斿，以象营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⑧ 车

轸方形，象征地；车盖圆形，象征天。轮辐三十根，象征日月三十日合宿。车上旗

帜的纹饰、祭祀时天子 所 穿 戴 的 衣 裳 冠 冕 均 饰 以 天 象 图 案。 《礼 记·郊 特 牲》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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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成纪：《先秦两汉艺术观念史》（上），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４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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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福泉山良渚文化墓葬》，《文物》１９８４年第２期。
参见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第２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９０年，第７２—７３页。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 （下）》，第１０９４—１０９６页。



“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则天数也。乘素车，贵其质也。旂十有

二旒，龙章而设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圣人则之，郊所以明天道也。”①这里的

服饰，与玉器、车舆一样，发挥着象征天地、沟通人神的作用，均经由所饰图案直

接模拟宇宙天地空间来完成。

（三）文学叙事表征空间方位

早期神话及诗歌辞赋通过语言文字对空间方位进行表征，体现在再现主题与叙

事结构两个方面。前者表现为对天地空间方位进行描绘或想象，在文本中建构一个

现实或虚幻的空间，这在 《山海经》《诗经》《楚辞》中多有呈现；后者表现为将空

间方位纳 入 叙 事 的 内 部 结 构，凸 显 文 本 的 空 间 性，以 汉 赋 最 为 突 出。司 马 相 如 的

《子虚赋》《上林赋》，班固的 《两都赋》，堪称空间叙事方面的杰作。《山海经》中保

存了中国早期大部分神话，其中对山川地理、天文历象的描绘反映了早期先民的空

间认知情形。不仅如此，作为最早的文化地理文献，《山海经》还以空间方位为框架

展开叙事。其中，《山经》《海外四经》《海内四经》均依次按照 “南、西、北、东、
（中）”的方位模式编排，唯有 《大荒经》采用了通常的 “东、南、西、北”的方位

顺序。② 《诗经》也呈现了较为成熟的空间方位观念，其中 《小雅》《大雅》《周颂》
《商颂》等篇多次出现 “四方”概念，同时还出现了南山、北山、东门、北门等方位

物象，其中包含了丰富的空间文化内涵与文学审美意蕴。③ 《诗经》主要描绘了 “四

方”的横向平面空间，呈现的是周人日常世俗生活中的礼仪空间秩序；《楚辞》则在

四方基础上增加了 “上下”维度，在 “求天问地”的空间游历中开启了一个人神混

杂的纵向立体空间。④ 《楚辞》对空间的浪漫想象与无限拓展对汉赋的空间叙事产生

了直接的影响。汉赋以铺陈、夸饰为主要手段，凡天上地下、往古来今的人与事尽

皆拢诸笔端，大小无遗、无远弗届，空间无限拓展，品类、场景无限丰富。更甚至，

赋家为了表现汉帝国大一统的集体意志与雄强、“巨丽”的审美精神，有意识地规避

了对个人情感与气度的彰显，司马相如云： “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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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 （中）》，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

８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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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西的空间方位模式，与现代科学地理观中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方位顺序相反。参

见叶舒宪、萧兵、郑在书：《山海经的文化寻踪：“想象地理学”与东西文化碰触》，武

汉：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０４—１０７页。
参见谭德兴：《论 〈诗经〉中的若干方位话语及其文化意蕴》，《诗经研究丛刊》２００７年

第２期；李炳海：《〈诗经〉中的空间方位选析》，《中州学刊》１９９１年第３期。
参见梁明：《〈诗〉〈骚〉空间审美比较研究》，《管子学刊》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刘歆撰，葛洪集，向新阳、刘克任校注： 《西京杂记校注·百日成赋》，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９１页。



可见空间对于汉赋的重要性非同一般。正如有学者所言：“没有空间世界及其结构，

便没有了汉大赋，开展着的空间是汉大赋一切表象形式的统率者。”① 这种空间思维

与汉画像具有同工之妙，② 与早期礼制艺术一样，汉赋中也包藏着宇宙意识，是对

天地万物空间秩序的一种象征性表达。

此外，早期文字与天象地形之间也存在隐秘的形式维系。张怀瓘 《书断上·古

文》云：“案古文者，黄帝史苍颉所造也。颉首四目，通于神明，仰观奎星圆曲之

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字，是曰古文。”③ 李阳冰 《论篆》云：
“缅想圣达立卦造书之意，乃 复 仰 观 俯 察 六 合 之 际 焉，于 天 地 山 川，得 方 圆 流 峙 之

形；于日月星辰，得经纬昭回之度。”④ 可见，先民在造字之初，受到了宇宙天象、

地理山川等自然物象的启发。由于宇宙空间观的统摄作用，古文字与宇宙天地之间

的这种喻象性关联陶染了后世 “观象悟书”的实践传统，并间接影响了书法的线条、

结字、章法等形式构成。

不独文字书法，早期音乐也被纳入宇宙图式中，从而与应用型空间观发生关联。

秦汉之际的思想家以 “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阴阳学说为基础，将音乐统摄在特

定的时空模式中。在这里，五音、十二律，五时 （在夏中分出长夏）、十二月，与五

方 （东南西北中）、五行、五色、五味、五神等一一匹配对应起来，构建了一个统贯

时空、包罗万象的宇宙系统图式。⑤

综上可见，正是基于对稳靠的天人关系的企求，早期艺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中

介作用。需要说明的是，早期艺术与宇宙天地之间的空间形式关联也存在着远近差

别。最为切近的首先是建筑与墓葬，其巨大的物质围构空间可以直接模拟宇宙的空

间构成；其次是器物，虽然也存在一定的实体媒介，但无法像建筑墓葬那样实现全

方位 “复制”。器物对宇宙空间的呈现采用了半实仿、半拟象的 “准象征”方式；再

次是绘画，它主要通过视觉图像的方式呈现天象、地形、人伦等空间。虽然比器物

更直观，但已改变了媒介本身的性质，由实体符号变为图像符号；复次是比绘画更

为抽象的文学，由图像符号变为语言符号；最后是更为抽象的书法与音乐。书法以

文字书写符号 （点画、线条）为手段，以法象写势的方式表现可见的天地万象图景；

音乐则通过与五时五方的时空体系的组合间接呈现宇宙空间。由符号本身的性质差

异，上述艺术的空间形式可以归为三类：一是建筑、墓葬与器物，通过实体围构的

方式实现对宇宙空间的直接模拟；二是绘画与文学，通过图像、语言文字的方式间

接呈现宇宙空间；三是书法与音乐，通过灵动的线条、声音符号抽象地表现宇宙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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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训》《礼记·月令》等。



间与天地秩序。在这个物拟而成的象征艺术家族中，空间形式得到最大程度的彰示。

从空间感知的维度来说，它们具有可居性 （建筑、墓葬）、可触性 （器物）、可视性

（图像）、可象性 （文学、书法、音乐）等特征。由于天人关系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

意义，这种涵摄了早期空间观的艺术形式法则也为后世艺术的审美实践及理论提升

埋下了伏笔，成为影响艺术形式品格锻铸的重要因素。

三、导夫先路：早期空间观的形式美意义

有学者认为，中国形式美学表现为一种经验形态，具有主体性、浑整性、意会

性三大特点。在中国美学中，内容是主要的，形式是次要的，形式取决于内容；而

“道”则是包含了全部内容的 “元概念”，因此可以说中国美学是 “道的美学”。① 如

果考虑汉末魏晋以后士人艺术的崛起，道、释思想对艺术的观念渗透以及儒家 “文

以载道”思想深入人心等事实，艺术形式确实多处于配角地位。但在早期礼制艺术

中，形式与内容不仅同样重要，而且关联甚密；其表现形式的趋同性与指涉意涵的

明确性与后世主体性的士人艺术之间形成很大差异。因此，考察早期艺术的形式问

题应上溯至该时期的思想文化畛域，而分布在天文、地理、礼仪、神话等领域的早

期空间观与该问题的关联度较大，理应优先进入我们的思考视域。

早期先民在长期的 “观象授时”“观物取象”“观象制器”的实践中，逐步形成

了一种稳固的 “象”思维，这是一种长于诗性想象的审美化思维，对早期艺术经验

的养成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周易·系辞上传》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

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② “以制器者尚其象”。③ 先民对早期空间观的认

知与艺术形式的传达同轨合辙、知行合一，二者长期保持着血脉一贯的连续性关系，

并在后世艺术的审美实践中葆有持久的影响力。因之，早期空间观对于中国形式美

学具有发轫开先之功，其意义不可小觑，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法天则地”的空间实践观为文学叙事预设了追源别流的宇宙观框架。早

期空间观内设的天人合一思想衍生出一种强烈的 “法天则地”的空间实践意志，并

在后世的戏曲、小说等叙事性文学中呈现出来，主要表现为文本的开头与主体部分

之间的叙事结构层级差异：前者为源，后者为流；前者呈现的是宇宙天地的总体运

行历程及规律，后者演绎的是现实人间芸芸众生因缘际会的个别相。现实的历史人

生之 “流”出自亘古循环的宇宙时空之 “源”。为世间各种人生变相提供一个总体的

宇宙运化模式或终极诠解，这是潜藏在中国古代戏剧小说家内心深处的文化集体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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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有学者将叙事文学的开头称为 “叙事元始”，如话本的 “入话”、章回小说的

引首或 “楔子”、元 杂 剧 的 “楔 子”、明 传 奇 的 “副 末 开 场”或 “家 门 引 子”等。①

也有学者称此开头为 “超叙事”，将其归为 “超故事层”，与主体叙事的 “内故事层”

相区别，并认为古代小说中的 “超叙事”寄托了 “空 间 化 的 宇 宙 寓 意”。② 原 始 要

终，追源别流，这种叙事的宇宙性构架与早期空间观不无关系。神魔小说开篇讲混

沌初开，天地创化。如 《西游记》第一回 “灵根育孕源流出　心性修持大道生”，交

代猴王出世前宇宙演化的时空背景。开篇诗曰： “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

见。自从盘古破鸿濛，开辟从兹清浊辨。覆载群生仰至仁，发明万物皆成善。欲知

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③ 接下来讲天地之数，“有十二万九千六百岁为一

元”，先叙混沌初开、天始有根、地始凝结、五行形成、阴阳交合、万物化生，至此

天地人三才定位；再叙东南西北四大部洲，并将镜头聚焦到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

最后叙猴王出世。历史小说也多在引首交代故事发生的神性或历史因缘。如 《水浒

传》楔子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可以看作整部小说的总源。宋仁宗

嘉祐三年闹瘟疫，太尉洪信奉诏往龙虎山请张天师禳疫，途中先后遇虎、蛇、道童，

后硬闯伏魔殿，放走 “一百单八个魔君”，遂引出后文一百零八英雄被逼上梁山的故

事。楔子中所涉的 “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上界霹雳大仙”（宋太祖）、
“上界赤脚大仙”（宋仁宗）、文曲星 （包拯）、武曲星 （狄青）等人物名号为历史故

事的展开提供了一个可依凭的宇宙观基础。《红楼梦》开篇交代女娲炼石补天，遗下

一块未用，弃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此灵石遇一僧一道谈论红尘中事，遂央求

带入世间，此后历几世几劫，有空空道人经过此峰，抄去石头混迹红尘的一段故事，

是为 《石头记》。这段故事不仅是全书的总领，同时也为世间情事因缘、盛衰迁转的

短狭时空提供了一个无限的宇宙时空参照系。这种大尺度的时空预设，在一定程度

上暗含了小说的叙事取向，即在邈远阔大的宇宙视野下洞观人世的色空幻化、往复

循环，因而从根因上奠定了 《红楼梦》“悲剧中的悲剧”的美学底色。此外如 《封神

演义》《镜花缘》《东周列国志》等小说也存在类似的元始叙事。

其次，“天圆地方”的空间模型观为艺术的 “方圆”意识提供了宇宙观依据。最

大程度象征天圆地方宇宙模型观的是礼制性建筑，其中以明堂为最。明堂上圆下方，

其意法象天地，是 “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在建筑形制上的呈现。明堂以水环绕，称

为 “辟雍”，两者常合为一体，共同行使明尊卑、行教化的政治伦理功能。《大戴礼

记·明堂》曰：“明堂者，所以明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④ 《白虎通·卷六·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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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曰：“天子立辟雍何？辟雍所以行礼乐，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圆，以法

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① 明堂通过拟象宇宙天地空间，将抽象玄

渺的神性权威具象化为明确可感的人间政治与伦理秩序。礼制建筑中这种形构天地

的造型意识一直在后世延续，到 隋 唐 乃 至 宋 代，明 堂 建 筑 仍 然 保 持 着 “上 圆 下 方”

的物象结构，以 “法天地之形”。② 此外，天坛、地坛也与天地模型有关。始建于明

代的天坛是帝王祭天祈福的空间场所，包括圜丘、祈谷两坛，坛墙南方北圆；与天

坛遥相对应的地坛整体呈方形，是帝王祭祀 “皇地祇”神的场所。天坛、地坛均寄

寓了 “天圆地方”的早期宇宙空间观。

再次，“四方卫中”的空间方位观激活了 “中”的空间价值潜能，并衍生出 “中

正”“中和”等美学范畴。有学者认为，五方观念是早期先民在以身体为中心展开活

动的存在基础上自然形成的， “人体本身就将自己存在的空间划分为前、后、左、

右、中这样五个方面”。③ 先民是以自己所处的 “中”这一区域为基点去认识和开发

周边空间的，凡是身体所到之处，便构成了新的 “中地”，表明该地是主体的身体当

前所处的区域空间。“中”预示着天地、阴阳谐和。早期先民从身体出发，将自己居

住的 “家”作为个体世界的中心，再在此基础上往外推扩。因此，“中”也就自然带

上了美好、安善的价值判断。

“中”的天文学、地理学意义中附带了伦理学价值，因而向审美层面进发提凝，

一方面发展为对 “中心”“中正”等思想观念的追求与持守，这既是儒家的一种思维

范式与践行圭臬，也是一种审美形式法则，建筑布局要求以中轴线为基准，书法结

字讲求中宫紧凑等，无不强调 “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中”与 “庸”“和”等

字相连缀，衍生出 “中庸”“中和”等范畴。④ 《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⑤ 《周易·未济卦·象传》：“中以行正也。”⑥ 由此引

申出 “不偏不倚谓之中”“过犹不及” “执两用中”的中行实践思想。儒家对 “过”

与 “不及”的警惕与拒斥，源自先民对未知空间的恐惧心理；而对 “中”的赞许与

追求则可以看作对已知空间 之 恰 适 性 与 稳 靠 性 的 肯 认。 《左 传·成 公 十 三 年》载：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⑦

既然 “中”本身就具有恰当、适宜的空间性意义，“中”与 “和”的结合就更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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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了其价值蕴涵。《礼记·中庸》进一步将 “中和”与人的情性关联起来，同时又不

忘天人之间的空间同构关系：“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

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①

如果天地之心与人之情性各处其正位，不偏不倚，不乖不戾；应物无失，无所不适，

则万物生养，自然化育。可见，“中和”不仅指向善的伦理价值，还指向内含了真与

美的形式法则。② 中和最重要的方法论因素与审美标识是 “中节”，也即 “度”的把

握。从这个层面而言，中和就是经由 “用中”臻达和悦之境，体现在艺术审美的行

为与过程之中，亦即 “中—和”。在日常的社会交往中，中和表现为一种德性，有礼

有节，进退裕如；在个人的情感生活中，中和表现为对情感情绪的控制，不愠不火，

不激不厉；在艺术审美领域，中和则是在抒发情感过程中的中节合度，情美相 谐。

在前两种情况下，中和是善；在第三种情形中，中和是 真，也 是 美。它 涵 摄 了 真、

善、美三种价值，是真善美三位一体。

最后，“天尊地卑”的空间价值观衍生出主次相偕的分位意识。宇宙天象、方位

地形、人伦礼仪三位一体，在空间排布方面讲求尊卑主次的差序关系。《周易·系辞

上传》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 在天成象，在地成

形，变化见矣。”③中国古代艺术法天则地，俨然是一个 “小宇宙”。在书法中，不仅

结构方面讲究上覆下载、朝背迎让，章法方面也讲天头地尾、疏密合宜，其中的主

次关系极为重要。绘画中的构图也要考虑主、配角的空间分布问题。比如唐代阎立

本的 《步辇图》便是人物画中尊卑主次空间布置的代表作，该画左右两边所表现的

对象不同，空间的分割及表现也不相同。右边半幅空间，宫女身形娇小、稚嫩，凸

显唐太宗壮硕、持重的帝王威仪；左边典礼官、禄东赞 （松赞干布的使者）、译官依

次排开，行止略显拘谨。毫无疑问，画家在构图时充分考虑到了礼仪人伦空间的表

现问题。不仅人物画，山水画也以一种象征的方式呈现出这种尊卑主次的礼仪空间。

韩拙谓：“山者有主客尊卑之序，阴阳逆顺之仪。…… 主者，乃众山中高而大者是

也。有雄气而敦厚，旁有辅峰藂围者岳也。大者尊也，小者卑也。大小冈阜朝接于

主者顺也。不如此者逆也。客者其山不相干而过也。”④ 他强调画山要讲求主客尊卑

的次序与阴阳逆顺的法则。北宋王希孟的 《千里江山图》就是这种礼仪空间的山水

图像表达。全图由七组群山组成，犹如七个乐章。第一组群山较为平缓，是为序曲。

第二组像是慢板，悠扬舒缓。两组之间以小桥相连。第三、四组山峰 以 长 桥 相 连，

山峰渐次冲出地平线，是通往高潮的过渡。第五组出现了最高的主峰，拔地而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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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视寰宇，与周围群山形成了尊卑主从的君臣关系，这是乐章的高潮。第六组群峰

渐次舒缓，隐入天水相接之处。第七组又出现近处几座山峰，恰似清脆响亮的打击

乐，回声悠远。①其间既有生机氤氲的天地元气，又有尊卑主次的人间秩序，是早期

空间观的综合性呈现。

余　　论

早期空间观关涉到天象、地形、礼仪，这些方面与政治教化密切相关，其功利

性非常突出，因此也必然会通过艺术的方式加以呈现。在中国早期，“宇宙—神祇—

君王”三位一体，组成一个稳固的权力秩序同盟，礼制艺术则以象征的方式将这一

秩序昭示出来，而空间就是这种秩序最为直观的表达。由此可见，在天地人神一统

的政治威慑下，礼制艺术只是映照空间秩序并将其合法化的一面镜子。东汉末以降，

个体的精神得到解放，艺术家可以直接与天地宇宙相沟通，驰骋精神于自由的 “无

何有之乡”，他们抛掉沉重的政治面具，直面大气氤氲、生机流布的自然大道，从而

获得一种天真本源的宇宙观与空间观，并在艺术中自由彰显出来。

因此，在早期礼制艺术中，空间形式表现为一种形体性、面具性，是一种可以

目击身触的象征型空间；而在魏晋以后的士人艺术中，空间形式则表现为精神性与

情感性，是一种神悟心会的表现型空间。不过，在后世文人那里，尽管源发于宇宙

意识的应用型空间观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强制作用，但仍然作为一种思维惯性或文化

语境留存在他们的思想观念之中，成为其艺术创作时的一个幕后观念操控手，并在

艺术形式中不经意地显露出来。

应用型空间观在早期艺术尤其是礼制艺术的形式塑造与凝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等到思辨型空间观真正在士人艺术，特别是在诗词、书画等纯符号性艺术中

担纲主要的形式引领任 务 时，应 用 型 空 间 观 就 退 到 幕 后，由 “外 显”转 为 “内 隐”

了。换言之，在士人艺术中，两类空间观实际上是兼容和混融的。在当下，早期空

间观与艺术形式也具有重要的哲学、美学价值。

第一，考察早期空间观，通过历史回望的方式检视我们当下空间体验与践行的

出发点与归宿地。２１世纪的今天，便捷高效的交通方式、全 球 卫 星 定 位 系 统、５Ｇ
网络、自媒体等现代科技文明大大刷新了人们对空间的认知与体验。与此同时，我

们也直面包括人与宇宙、人与自然、东方与西方、本土与域外、自我与他者等多重

空间关系。在处理这些空间关系遭遇新的矛盾与困境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古人的空

间智慧中获取新的启发。在浩渺的宇宙面前，既保持探索无限的勇气与激情，也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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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唯天为大”的敬畏之心；在世界多元的文化格局中，既立定自身，又胸怀天下；

面对自然生态问题以及 现 实 人 际 关 系，秉 持 “民 胞 物 与”的 大 爱 精 神，讲 信 修 睦、

和而不同。

第二，追寻早期空间观与艺术形式之间的关联，为我们创造新时代的中国 “艺

术空间”提供必要的思想文化支撑与审美形式借鉴。当代中国的 “艺术空间”，离不

开传统文化沃土的培植与源头之水的滋养。在建筑、绘画、工艺等艺术领域，我们

可以看到现代与传统空间观彼此融合的情形。比如北京的银河ＳＯＨＯ大厦，该建筑

打破了惯常的方形区隔的空间格局，通过天桥与长廊将四个塔座连成中国传统院落

式的有机结构，实现了空间的流动与互通。从高空鸟瞰，大厦像是宇宙中毗邻的星

空云团；从中庭仰观，层层叠叠的长廊又恰似舞动的长袖或扭动的书画线条。在这

里，时空水乳交融，空间中包蕴了时间的生机，时间塑造了别样的空间。此外，抚

顺的 “生命之环”、天津的 “摩天轮”等建筑也寄寓了天圆地方的空间观。再如，汉

画像艺术中的空间形构元素对现代木刻、剪纸、动画、服饰、包装设计等艺术产生

了广泛的影响。由此可见，早期空间观是中国 “艺术空间”的 “母型”，它以 “空间

原型”的方式长期留存在艺术的形式结构之中，从而使其始终保持独特的 “中国面

目”与 “中华品格”。

第三，探究早期空间观的形式美意蕴，为中国形式美学建构提供艺术经验与学

术话语。２０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哲学、美学领域实现了 “空间转向”，海德格尔、

梅洛－庞蒂、列斐伏尔、巴什拉、哈维、布朗肖等人在哲学、美学、文化学、地理

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对空间问题展开了全方位的研究。受其影响，国内学界习惯运

用西方当代空间理论对中国传统艺术进行 “以西释中”式的阐发研究，虽也能在一

定程度上激发我们的思考，但终究有些隔膜。笔者认为，借鉴西方空间理论虽也具

有可行性，但不能过分仰赖，而应以自身的思想文化传统为主导。综上可见，早期

应用型空间观在先民的思想观念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甚至成为早期中国的集

体精神意志与民族文化密码，并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积淀留存于我们的心灵深处。

考察中国古代的形式美问题，应充分尊崇艺术审美发生的文化原境，深入思想观念

的腹地，考源辨流、汰芜存菁，同时多方借 镜、激 活 传 统，机 杼 自 出、熔 铸 伟 辞，

提炼出既具有民族特性又不乏审美公信力的核心观念与范畴，助力当代中国形式美

学的话语体系创新。

总之，面对西方的 “空间转向”情势，我们应亮出自己的面孔，发出自己的声

音。既不摒弃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更要反求诸己，觅得自家宝藏，细加琢洗，使

之耀出新时代的美学光芒。

〔责任编辑：张　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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